大家谈语文｜王宁：语文课不是文学课也不是语言课
    新课标颁布后，我们对于学习任务群，实用阅读、文学阅读、语言积累与运用等有了更多的了解。北师大王宁教授却说：语文课不是文学课也不是语言课。那语文课到底是什么课？让我们一探究竟。
   如何理解“语文课”？语文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王宁（以下简称王）：我的基本意见就是语文课不是文学课，也不是语言课。语文课培养的是人文素质，是为了提高人的语言能力、鉴赏能力、语言运用能力还有语言交流能力、语言表达等方面能力的，它是以书面语为主的。我不是特别同意语文课主要是培养人的听、说、读、写这四个方面能力的看法。我觉得语文课的重要问题是读写，听说的问题是口语向书面语靠拢。书面语是经过精加工的，要让口语比较纯粹、水平提高，就要让口语向书面语靠拢。所以语文教学问题就是口语向书面语靠拢的问题。语文课的基本任务不是培养说话，而是培养比较高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的关键问题是读写方面的。要读经过精加工的语言，从这里面培养语感，然后让学生写。说话的问题本身是语言技巧的问题。语文课的基本任务不是说话而是书面语的训练。书面语比较典范的东西会有一些是文学方面的，是以文学为主的。我们所说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不一定是那些纯文学的东西。如果把语文教学的标杆立到听、说、读、写上，那就太低了；如果到了高中还要再深入讲解听、说、读、写，是不是很不对路？是不是调子就比较低了？语文教学不能老是在讲普及，不能过于强调通俗而不去进行雅文化教育，雅文化是咱们文化的尖端的东西。
另外，语文课还是培养人的思维能力的一门课程。当然语言和思维不是完全同步的，不能完全说没有语言的思维和没有思维的语言。当人的语言和思维都成熟了以后，语言能力是跟思维能力同步提高的。学习语文课的过程就是人类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身能力的过程。所谓自身能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能，语文教学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心能。人的心的能力是以思维为中心的。一个人也许说不好话，可能说话技巧不好，但是不代表他不能思维，虽然没必要把人都培养成演讲家，但我们却希望把人都培养成善于思维的人。当然人的生存能力，跟其他人交流的能力也很重要。不会思维只培养说话很流畅是没有什么用的，我觉得语文课本身还是门培养人的心能的课程，培养人的心能最重要的是要落到思维上。
    现在的语文教学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在文学和语言这两个方面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把语言里面的一些已经总结出来的没有内容的规律硬塞在语文课里，尤其是过去的以语法为中心教学，非常没有道理，说母语的人出错根本不是语法问题。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母语教育、汉语教育。汉语教育的问题不是谁会把语法给搞错，可是很多语法却越弄越让人不会说话。语文教学想要培养语感很重要的是以词汇为中心，而不是以语法为中心。这种倾向就是过分强调语文规律，但抽象化的语文规律不是语文课。
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单纯地强调文学感悟，我也不是很赞成。感悟能力的增长是很缓慢的，必须随着自己的经验的增长而增长。语文课读的是别人的经验，是从别人的经验中吸收有用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经验的，没有作者的经验你就感悟不了他所表达的内容。在语文课堂上很悲哀的一篇课文能把学生讲笑了，就是因为过分强调感悟而不考虑理性化。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我觉得语文课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语言规律化解到言语作品里头，然后通过言语作品真正来培养一个比较饱满的有内涵的语感，这样语文课就比较有意思，学生不但知道文章好，而且还能说出好在什么地方，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我认为这才是语文教学的成功之处。我是反对把中学语文教学完全跟教法来挂钩的，我觉得重要的问题不是教学法，而是一些理念。当然我也不反对教学是有技巧的，但是如果内容都没有理解好，讲再多的技巧有什么用呢？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先提高语文老师自身的专业水平，然后再提高他的教学经验，这两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教学技巧不是完全从课本上学来的，靠教学法里面一条一条的机巧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好老师来呢？学校里的教学法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教教学法的老师不是这个学科的专家，也不是语言文学方面的专家，这些方面他们掌握的不是很透彻，因此让学生学一些条条框框，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我还有一个基本看法就是现在的语文教学对于吸收西方的一些教育理念有点食洋不化，对我们传统的一些好的东西，对于语文本身，有所忽略。语文不像别的课，可以忽视传统。我们知道，科技方面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观念确实是有点拉后腿，但语文课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语文课传统的汉语，汉字的特点在那里摆着呢，拿西方的理念解决不了语文的阅读。现在语文教学受洋教育博士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语文教学应该是我们学习语文的人从中研究产生符合我们汉语实际的理念，不要过多地离析它的本质。西方有很多东西并不是前沿，现在人家都不用的东西我们却还往里引，我们的理念就比西方语文教学的理念差吗？我不反对有一些东西要向西方学习，特别是科技方面的东西，但你如果拿语文这种人文教育的东西去西化，不是倒行逆施吗？语文教学要搞轰动效应我就不理解。有一段时间在高中语文教材里语言和文学分科，那是学苏联的结果。我们有很多陷于盲目性的东西。今天学苏联，明天学美国，我们自己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却忽略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民族自尊心，没有民族自信心。在语文课上首要的就是要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因为语言是有民族性的，它是有民族特色的。
    高考语文试卷上应该如何去看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王：我觉得高考语文试卷含有比较重的应试教育色彩，从出题者的一些意图可以看出应试教育的意图就是看考生会不会做题，素质教育的意图是看考生在做考题的时候显示的能力，这两个意图是不一样的。现在我觉得出题人的思想也在努力地向素质教育方面靠拢。但是他们在思路上还是没有摆脱应试教育，思想还是没有解放。这几年的高考题咱们拿来看一看，就不难看出应试教育的这种痕迹还很浓厚。不过比以前是进步了，起码不让学生背课本，不让背解释词语了。
《语文新课标》比以前的《语文教学大纲》新在哪些地方呢，还存在哪些问题？
王：《新课标》有一个好的方面，就是把语文教学里面人文性的东西显然是强调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语文教学不是纯粹的政治的东西，也不是完全科学化的东西，《新课标》强调了语文教学的人文性，还强调了教与学之间不把知识的传授看成是纯粹的被动地灌输，这是正确的，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因为提倡这些比把语文变成政治课或者把语文变成知识课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它在强调人文性的同时忽略了语文教学的理性化。人文不是随意的，人文是科学的，人文性不等于反对科学性，科学性不是一种规律的条本，也不是一种人文教条，这个方面，课标考虑得不够，课标过多地强调了文学这一面，却忽略了语言。其实语言学方面的理论现在比文学方面的理论更系统更科学一些。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课标有点忽略训练，从原来的强调训练，到现在的不要训练走到两个极端。任何功课都有基本功，尤其是小学和初中的语文课，基本功训练很重要。有的学校在小学的识字阶段就用谈话法，我十分的不赞成，谈话就能把那个字认得了吗？谈话是口语，书面语是写的。没有训练我觉得不是语文课。语文课和数学课一样都是需要训练的，你可以举一反三，不在于会不会训练而在于你拿什么去训练。不解决拿什么去训练，而把训练给取消了，这样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课标里面有些东西是不够辩证的。
在您中学时期，您的语文学习有哪些收获？您认为当时的语文教育或者您个人的语文学习有哪些遗憾和不足？
王：我是初中三年级去北师大附中学习的，当时我的一些老师像高相夫、高斯增等都是很著名的语文教育家。我在师大附中受到的语文教育，为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从这一点说，我个人的语文学习没有什么遗憾和不足。我是浙江人，父亲在抗战胜利后修复胶济铁路的时候，我随他到青岛太平路小学学习，初中时被保送到青岛七中，当时叫圣公女中，以后又从圣公女中到北京。那个时候的语文教育没有什么很刻意的东西，老师的语文素养很高。作文课上老师高斯增说，我布置的作文两节课就要交。那时候我们全班人除我以外都做不到，每次两节作文课我都能把作文誊好交上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文笔快的特点。说老实话，文笔快使我受益终身。我年轻时一晚上写一万字，不用改就交稿。另外，我的口语表达能力强，一件事情我能比别人说得准确，我说话不太夹杂一些多余的东西。因为语言能力的缘故，我的思维能力比较理想。我在青海文联做过七年的文艺工作，写过剧本评论、小说、散文。我毕业后分在青海，工作了二十四年才来北京。另外，我数学比较好。我父亲和家里人有个认识，语文再好也是素养问题，不能把语文当专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在学校里是数学尖子，所以很想去北大学数学，因为很多原因没有去成。我是师大附中点名要的，当时让我学习中文，可能觉得我的语文水平比较好吧，但是我很喜欢数学，我属于那种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综合能力比较好的人，我认为人的思维能力一定要从理性和感性两个方面来培养，不能光强调感悟，一个人没有理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因为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是一致的。有的人不善于说话，他可能比较沉默，但是他心里有数。一个人的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是一个自我训练的过程，因此我觉得语文课强调学生自主学习是正确的。现在很遗憾的是咱们的语文老师的语文素养并不十分好，这也和这几年来咱们的师范学校的教育有关。前几年上师范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分数比较低的。这几年又大扩招，生源素质大幅度下降。在师范院校工作的大学老师，缺少足够的语言思维训练，直接影响到语文教学。
[bookmark: _GoBack]                         （该文选自《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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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语文｜王宁：语文课不是文学课也不是语言课         新课标颁布后，我们对于学习任务群，实用阅读、文学阅读、语言积累与运用等有了更 多的了解。北师大王宁教授却说：语文课不是文学课也不是语言课。那语文课到底是什么课？ 让我们一探究竟 。       如何理解“语文课”？语文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王宁（以下简称王）： 我的基本意见就是语文课不是文学课，也不是语言课。语文课培养 的是人文素质，是为了提高人的语言能力、鉴赏能力、语言运用能力还有语言交流能力、语 言表达等方面能力的，它是以书面语为主的。我不是特别同意语文课主要是培养人的听、说、 读、写这四个方面能力的看法。我觉得语文课的重要问题是读写，听说的问题是口语向书面 语靠拢。书面语是经过精加工的，要让口语比较纯粹、水平提高，就要让口语向书面语靠拢。 所以语文教学问题就是口语向书面语靠拢的问题。语文课的基本任务不是培养说话，而是培 养比较高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的 关键问题是读写方面的。要读经过精加工的语言，从这里 面培养语感，然后让学生写。说话的问题本身是语言技巧的问题。语文课的基本任务不是说 话而是书面语的训练。书面语比较典范的东西会有一些是文学方面的，是以文学为主的。我 们所说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不一定是那些纯文学的东西。如果把语文教学的标杆立到听、 说、读、写上，那就太低了；如果到了高中还要再深入讲解听、说、读、写，是不是很不对 路？是不是调子就比较低了？ 语文教学不能老是在讲普及，不能过于强调通俗而不去进行雅 文化教育，雅文化是咱们文化的尖端的东西。   另外，语文课还是 培养人的思维能力的一门课程。当然语言和思维不是完全同步的，不能完 全说没有语言的思维和没有思维的语言。当人的语言和思维都成熟了以后，语言能力是跟思 维能力同步提高的。学习语文课的过程就是人类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身能力的过程。所谓 自身能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能， 语文教学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心能 。 人的心的能力是以 思维为中心的。 一个人也许说不好话，可能说话技巧不好，但是不代表他不能思维，虽然没 必要把人都培养成演讲家，但我们却希望把人都培养成善于思维的人。当然人的生存能力， 跟其他人交流的能力也很重要。不会思维只培养说话很流畅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觉得语文课 本身还是门培养人的心能的课程，培养人的心能最重要的是要落到思维上 。        现在的语文教学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在文学和语言这两个方面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 把语言里面的一些已经总结出来的没有内容的规律硬塞在语文课里，尤其是过去的以语法为 中心教学，非常没有道理，说母语的人出错根本不是语法问题。我们现 在进行的是母语教育、 汉语教育。汉语教育的问题不是谁会把语法给搞错，可是很多语法却越弄越让人不会说话。 语文教学想要培养语感很重要的是以词汇为中心，而不是以语法为中心。这种倾向就是过分 强调语文规律，但抽象化的语文规律不是语文课。   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单纯地强调文学感悟，我也不是很赞成。 感悟能力的增长是很缓慢的， 必须随着自己的经验的增长而增长 。语文课读的是别人的经验，是从别人的经验中吸收有用 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经验的，没有作者的经验你就感悟不了他所表达的内容。在语文课堂上 很悲哀的一篇课文能把学生讲笑了，就是因为过分 强调感悟而不考虑理性化。文学是语言的 艺术，所以我觉得语文课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 把语言规律化解到言语作品里头 ， 然后通过言 语作品真正来培养一个比较饱满的有内涵的语感，这样语文课就比较有意思 ， 学生不但知道 文章好，而且还能说出好在什么地方，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我认为这才是语文教学的成 功之处 。我是反对把中学语文教学完全跟教法来挂钩的，我觉得重要的问题不是教学法，而 是一些理念。当然我也不反对教学是有技巧的，但是如果内容都没有理解好，讲再多的技巧 有什么用呢？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先提高语文老师自身的专业水平，然后再提高他的教 学经 验，这两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教学技巧不是完全从课本上学来的，靠教学法里面一条一条 的机巧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好老师来呢？学校里的教学法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教教学法的

